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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刊文章】 

俄罗斯治疆 
2014 年 03 月 10 日《财经杂志》 

http://business.sohu.com/20140310/n396332370.shtml 

 

  普京曾分析“拼盘模式”是一种失败的理论——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和地域多元主义而

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最终容易演化为民族战争甚至国家分裂。从普京时代开始，俄

罗斯摒弃“拼盘模式”，以“融合模式”管理俄罗斯复杂非常的民族问题。 

  在俄罗斯安保部门如临大敌、按照普京“不惜一切代价”的要求保卫冬奥会的情况下，距冬

奥会开幕不到六周时，风险还是变为了现实：在距索契约 700 公里的伏尔加格勒，戒备森严的火

车站遭自杀式人弹袭击，24 小时之内，再次发生无轨电车爆炸。 

  百余人伤亡的惨剧引发质疑：俄罗斯为何选择索契举办冬奥会？它不仅是距离赤道最近的一

次冬奥会，也是距离从西奈半岛到阿富汗、从中亚费尔干纳谷地到阿拉伯半岛这一片伊斯兰极端

思潮泛滥地带最近的冬奥会。在很多观察家眼里，普京选择索契的一层含义就是希望展示在他治

下曾经给苏联和俄罗斯带来无尽麻烦的北高加索民族问题如今已经不再困扰俄罗斯。 

  当然，这也是一场有风险的赌博。不过，普京赢得了这场赌博。 

  冬奥会期间没有出现任何安全事件，尽管此前美国国家反恐中心接连发出警告，美国、加拿

大、澳大利亚、瑞士等国还是派出了本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参赛。索契市市长阿纳托利·帕

霍莫夫称冬奥会期间索契每天接待的游客达到 10万人次之多。 

  即便有“俄罗斯的本·拉登”之称，车臣分裂组织领导人多库·乌马罗夫凭其当下的实力，

也无法发动有组织、成规模的恐怖袭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研究中心的安全项目负责

人阿列克谢·马拉申科这样认为：索契冬奥会面临的安全威胁只是个别“独立行动”的极端分子，

欧美大城市也无法百分之百免除这样的困扰，比如挪威的奥斯陆和美国的波士顿。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左凤荣对《财经》记者表示，由于普京面对民族分裂势力

的坚决果断姿态，特别是在第二次车臣战争后对车臣当地经济与社会重建的大力投入，车臣分离

主义势力带给俄罗斯的伤痛已经暂时得到缓解。 

  历史遗留的伤疤 

  乌马罗夫于 2013 年 7 月发布了一段视频，他在视频中称普京在索契举办冬奥会就好比“魔

鬼在我们祖先的骸骨上跳舞”，一句话揭开了俄罗斯族与北高加索地区各个民族，尤其是车臣民

族之间数百年征服与反征服历史的伤疤。 

  从 16 世纪俄罗斯在沙皇伊凡四世的率领下开始向北高加索扩张算起，一直到 19世纪中期沙

俄最终迫使车臣等北高加索山民接受其统治，俄罗斯用了 300 年左右的时间才征服了北高加索。

沙俄政府将原住居民迁出，并向该地区迁入大量俄罗斯族移民，意图同化高加索桀骜不驯的山民。 

  很多高加索居民已厌倦了常年的战争，一部分人开始赞同与俄罗斯的融合，认为这样可以实

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这一进程很快被“十月革命”打断。为了尽可能维持原沙俄政府的地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

党提出“民族自决”理论，以赋予各少数民族高度自决权并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制国家

为条件，吸引非俄罗斯族地区的人民加入苏维埃联盟。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苏联研

究室研究员刘显忠认为，列宁的民族自决理论顺应了当时情势，但客观上也加强了各少数民族的

自我认同意识，尤其是在与俄罗斯有长期对抗历史的北高加索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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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大部分少数民族对列宁的民族政策还未完全打消猜忌时，斯大林的政策突然大转弯，实行

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将大批俄罗斯人委派到各个少数民族共和国担任党政等重要领导职务，对

非俄罗斯族的领导人进行控制和监督。 

  直接给整个车臣民族造成心理创伤的是斯大林时期对车臣人的集体大流放。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时，斯大林认为在德军占领高加索期间，许多车臣人和印古什人

背叛了祖国，站到法西斯一边并为其充当间谍，因此决定将所有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往中亚地区。

苏联解体后，关于斯大林时期“特殊移民”的一些解密档案显示，战争末期车臣地区出现了反苏

维埃的组织和民族起义，是斯大林最终决定惩罚整个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境内少数民族的最主要

原因。 

  大部分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行押送到了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这些“特

殊移民”所受的严格监管几乎与集中营无异：所有移民不得到远离居住地 3公里以外的任何地方

逗留；每年需要到指定部门登记注册两次。一旦违反规定，将面临高达 20 年的监禁。在刚刚被

流放的前几年，只有不到 5%的“特殊移民”在流放地的企业或集体农场找到了工作机会，大部

分家庭没有固定居所，很多人甚至没有过冬需要的靴子和衣物。 

  据俄罗斯民族学家瓦·季什科夫推算，在困顿、疾病和屈辱的折磨下，车臣人口在大流放期

间减少了约 20万左右，这几乎占被强制移民前车臣人口总数的一半。 

  包括杜达耶夫、马斯哈多夫在内的车臣独立运动领导人大多都是在 1944 年－1957 年流放期

间出生，车臣人在流放期间的遭遇成为他们童年记忆的全部，这一代车臣人几乎都没有接受过正

规的教育，因此在苏联后期，车臣人的整体受教育水平明显落后于苏联其他地区。 

  赫鲁晓夫上台后，决定要为这些被斯大林强制移民的车臣、印古什以及其他少数民族恢复名

誉，并在这些少数民族强烈的返乡压力下，同意他们重返家园并恢复其自治权。但新的问题也随

之而来。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将近 20 万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乘坐各种交通工具返回了他们的

故乡，但格罗兹尼州政府对如此大规模的返乡准备不足，准备的临时安置房远远无法满足这些返

乡移民的需求。1958 年夏，格罗兹尼发生了大规模的俄罗斯人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之间的冲突

和骚乱，直到联盟中央派出武装部队，骚乱才得以平息。 

  返乡后，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从政治地位到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情况都没有得到根本改善。车臣

人与印古什人的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也被禁止，学校教学只能使用俄语，车臣语仅限于家庭内部

使用。继斯大林流放“特殊移民”之后，苏联政府又进行了文化湮灭。 

  当时，苏联对待民族关系问题的官方话语体系始终坚持苏联已经形成了各民族“新的历史性

共同体——苏联人民”，彻底解决了民族问题，各加盟共和国的原有疆界已经失去原来的意义。

一直到 1988 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南斯拉夫时改口说：“如果说少数民族生活中的问题和民族间

的问题都一劳永逸地解决了，那当然是不对的。”此时，民族问题已经开始不断涌现，各民族的

主权大战也对苏联的解体推波助澜。 

  苏联解体后，由于俄罗斯的中央行政机关与议会在独立初期发生了激烈的权力争夺，国家经

济发展指标逐年下滑，因此只能延续苏联时期的“拼盘模式”处理联邦中央与各地方主体的关系，

当时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对提出主权要求的各个地方主体不断让步。 

  车臣人治车臣 

  普京在分析俄罗斯民族问题的文章中称，“拼盘模式”强调民族分界、民族身份、民族团体

和地域多元主义而使社会泾渭分明、政治多元分野，最终容易演化为民族战争甚至国家分裂，因

此是一种失败的理论。从普京时代开始，俄罗斯摒弃了“拼盘模式”，以“融合模式”管理俄罗

斯复杂非常的民族问题。 

  所谓融合模式，即以建立统一的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认同有效防止民族矛盾和冲突恶化为分

裂。在此之前，他首要做的是拔掉“分裂主义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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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仍处于“休克”状态中的俄罗斯来说，第一次车臣战争是彻底失败的。1996 年作为这

场战争结束标志的《哈萨维尤尔特协议》同意在五年内解决车臣主权的定位。给车臣留下了实际

上的非正式独立地位，这让车臣分裂势力认为，通过战争手段，获得了比战争前要求的更多的权

利。 

  战争后，通过选举成为总统的马斯哈多夫利用车臣地位的五年搁置期朝着车臣独立的方向大

踏步前进。马斯哈多夫在车臣发行了独立的货币和居民身份证，同时积极扩充军队，并以国家元

首的身份出访，争取国际上对车臣独立地位的认可。 

  普京上台后，强硬面对事实上独立的车臣，于 1999 年发动第二次车臣战争，到 2001 年初，

2 万名车臣抵抗力量的主力基本被消灭。从 2005 年 3 月开始，俄罗斯反恐部门又制定了针对车

臣“非法武装头目”的重点清除计划，接下来一年多时间内，联邦军队清除了包括马斯哈多夫、

萨杜拉耶夫和巴萨耶夫等人在内的六名车臣武装头目。 

  在两次车臣战争之间，俄罗斯和车臣两败俱伤，车臣境内民不聊生，治理积弱，犯罪现象泛

滥，到 1998 年，车臣的经济总量比战前的 1993 年下降了约 90%。保守的瓦哈比派力量在北高加

索地区迅速膨胀，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以及一些中东地区国家的原教旨主义势力开始向车臣渗

透，向车臣地区提供大量资金和武器，并且有大量阿拉伯雇佣军涌入到北高加索，这些力量在第

二次车臣战争中参与了对抗俄罗斯军队的作战行动。 

  极端势力的涌入也使车臣社会内部产生了分化。主张与世隔绝、自我禁欲苦行的“苏菲派”

穆斯林不满于瓦哈比派的极端观念和行为，加之对连年战争的厌倦，温和派中出现了与中央政府

和解的声音。 

  俄罗斯研究了车臣社会的宗法制特点，吸取苏联时期由中央政府派遣俄罗斯族人在少数民族

共和国担任最高党政领导人从而导致地方与中央进一步疏隔的教训，因此沿用了沙俄征服车臣后

所采取的“车人治车”的模式。普京扶持部分愿意支持联邦政府政策的家族，赋予其特权，主要

通过这些家族实施对车臣的治理。 

  现任车臣总统拉姆赞·卡德罗夫的家族从第二次车臣战争开始，成为普京的重点扶持对象。

卡德罗夫家族是车臣最大的苏菲派穆斯林家族之一，拉姆赞之父艾哈迈德·卡德罗夫也曾是车臣

分裂武装的一分子，在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与杜沙耶夫并肩作战；此后他与杜沙耶夫的继任者马斯

哈多夫在政策上的分歧日益严重，于 1999 年与武装组织决裂，转而支持俄罗斯联邦政府和军队，

并在 2003 年 5月的选举中获得八成以上选民的支持成为总统。 

  老卡德罗夫在 2004 年 5 月遇刺身亡，普京又用三年的时间考察其子拉姆赞·卡德罗夫。小

卡德罗夫声称：“只有和俄罗斯在一起，我们的民族才能繁荣，这是我们选择的道路。”而且他

愿意“死一百次来保卫普京”。在俄罗斯 2008 年出兵南奥塞梯期间，小卡德罗夫还向普京推荐

使用自己的士兵。 

  2007 年普京提名小卡德罗夫担任车臣共和国总统时，在拥有 58 名成员的车臣议会内，只有

一票反对。 

  在行事作风上，小卡德罗夫也与普京如出一辙。2014 年 1月格罗兹尼迎来今冬第一场雪后，

小卡德罗夫在社交平台 Instagram 上晒出了自己与几位部长在雪地里摔跤的照片。 

  确认小卡德罗夫绝对忠诚并且有能力控制整个车臣的局势之后，普京允许小卡德罗夫成为车

臣的“沙皇”，对内部的反对声音可采取恐吓、暗杀等手段，甚至可以追杀至土耳其、奥地利等

国家。对其治下的车臣所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普京也表现了极大的宽容。 

  普京通过战争的极端手段，消除了车臣武装力量的有生力量，让分裂势力成为车臣社会的少

数派，但这些“散兵”藏匿到北高加索的山地中，并混杂了更多宗教极端色彩。2002 年之后，

两者之间的交锋以制造恐怖事件和反恐的形式呈现出来。2002 年和 2004 年，车臣武装分子接连

制造了莫斯科剧院和别斯兰中学人质事件，造成 500 多名平民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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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民族成分的地区发展 

  不过，虽然这两起恐怖袭击的实施者为车臣人，但普京没有将矛头指向车臣，而是借机通过

一系列立法强化了俄罗斯的国家反恐体系。例如通过立法授权俄罗斯总统可以动用武装力量到境

外实施反恐，以及成立全国统一的反恐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搭建预防与制止恐怖活动的公共预

警机制。 

  车臣的政治局面基本被控制之后，普京的下一步是对车臣经济的改良。毕竟高失业率、破败

的社会环境，很容易让单纯的经济社会问题演化为民族问题；此外，卡德罗夫家族的效忠，让联

邦政府的资金和政策有了对接点。 

  联邦政府于 2007 年批准《2008—2012 年车臣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联邦目标纲要》，真正开

始对车臣的重建计划。《纲要》总共为车臣拨款 1063.4 亿卢布，其中联邦预算出资 983.8 亿卢布，

超过总拨款额的 90%。 

  除去一部分用于安置在战争中遭受损失的家庭外，拨款主要用于恢复车臣的工业、农业、交

通、通讯设施等。用于改善居民住房、医疗设施、提高居民收入等社会方面的资金占了总预算投

资的 75%以上。 

  大批资金的投入初见成效。按照小卡德罗夫的说法，这几年的大规模投资给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带来了很大的拉动作用，车臣的失业率从 2006 年的 74%下降到了 2013 年的 23%，不过这一数

字仍远高于俄罗斯联邦平均 8.2%的失业率。 

  车臣首府格罗兹尼还于 2009 年获得了由联合国人居署颁发的战后重建奖。“格罗兹尼为

3700 户在战争中遭受创伤的家庭提供了新的安置住宅，修复了 870 家商店、8 个大市场以及 78

家药店，该市的热力、电缆、水管以及排污系统，另有 250 公里的公路和 13座大桥均得到修复”，

该奖项对车臣重建工作如此肯定。 

  虽然俄联邦政府对车臣重建进行大力援助，但政策并非单独指向车臣人。在促进民族的经济

发展上，左凤荣对《财经》记者介绍，俄罗斯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是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平衡

的规划，而非针对少数民族特定的优惠政策。比如在车臣战争中遭受损失的非车臣族家庭，同样

可以得到政府发放的重新安置补贴，“俄罗斯认为单独对少数民族的优惠只会进一步加深主体民

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隔离”，左凤荣表示。 

  面对民族问题，普京的基本思路是在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解决民族问题。继 2001 年

起撤消了俄罗斯联邦政府下设的专门负责民族事务的部门，并将其职能分别移交给内务部、外交

部和经济发展与贸易部之后，普京又在 2004 年下令在联邦政府下设地区发展部，将处理民族关

系以及保护俄联邦少数族裔和少数原住民权利的问题纳入该部的职权范围。 

  为了淡化车臣的特殊地位，统筹北高加索地区各个联邦主体的经济发展，2010 年，联邦政

府进一步批准成立了北高加索联邦区，包括达吉斯坦共和国、印古什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

尔共和国、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北奥塞梯共和国、车臣共和国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 7

个联邦主体，由总统任命的联邦区全权代表负责监督和协调联邦区内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当时还担任总统的梅德韦杰夫强调，北高加索地区落后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高失业率与腐

败的政府管理体系是造成该地区不稳定的根源。因此，梅德韦杰夫交给第一任总统驻北高加索联

邦代表亚历山大·赫洛波宁的首要任务就是发展当地经济。根据俄罗斯政府网站公布的《北高加

索联邦到 2025 年前的发展规划》，这一规模达 2.5 万亿卢布的计划重点强调改善当地的投资环

境、完善政府管理体系、吸引私人投资，解决当地的高失业率问题并提高当地居民的收入水平，

以此为手段改善当地的族际关系。 

  与大规模的投资和发展计划形成对照的，是车臣当地严重的腐败现象，使大量的联邦拨款并

未直接用于改善民生。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25 

  在《2008-2012 年车臣共和国经济社会发展联邦目标纲要》刚开始实施的时候，就有人举报

称有 4500 份被毁坏居民房屋的赔偿申请是伪造的，按照每户房屋赔偿 35 万卢布的标准，有 15

亿左右卢布的赔偿款最终不知所踪；用于改善共和国内部政府治理效率的拨款几乎与教育、社会

生活方面的投资相当。 

  在投入巨大财力和人力对车臣进行重建的同时，普京时刻防范车臣分裂势力再次抬头的迹

象。小卡德罗夫曾多次向联邦中央请求，希望能够独立支配车臣的石油资源，为此甚至可以放弃

来自联邦中央的财政支持，但普京担心车臣政府一旦经济上完全自主，将会威胁到联邦对这一地

区的掌控，始终不予支持。 

  构建新的国家认同 

  与经济建设平行的，还有对民族身份的重新界定。与经济发展以区域平衡而非民族特性为考

量如出一辙，俄罗斯构建国家认同的第一步，就是淡化其民族特点。 

  1996 年 6 月，叶利钦签署了《俄罗斯联邦民族政策构想》，其中就强调淡化民族特征。在

新政策指引下，俄罗斯核发了新一代身份证，上面取消了从苏联时期开始设置的“民族”一栏，

以淡化族群意义上的民族认同，加强公民身份的认同。用俄罗斯联邦前民族事务部部长瓦·季什

科夫的话来说，“只有庸俗的人才会认为民族成分是一个人的基本标志物”。 

  2002 年和 2004 年车臣武装分子接连发动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将相对遥远的车臣战争一下

子拉到普通俄罗斯民众眼前。别斯兰事件过后的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俄罗斯人对政府在解决车

臣问题上的表现感到失望。由此不少俄罗斯民众呼吁，联邦政府不仅应该迅速坚决地消灭车臣非

法武装，还应该把莫斯科以及其他地区的所有车臣人赶回车臣。俄部分地方议会酝酿通过立法对

车臣人的活动进行某些限制。 

  而莫斯科市议会的部分议员走得更远──计划在首都实行严厉的人口管制制度，严格限制车

臣居民进入莫斯科。许多俄罗斯人希望政府把车臣彻底隔离起来。 

  但普京和其他俄罗斯高官执意淡化恐怖袭击中的车臣色彩，这些动议最终不了了之，避免了

进一步刺激北高加索民族与俄罗斯族之间历史上业已存在的矛盾。 

  经过数年重建，加之车臣人对战争的厌倦和对极端分子的排斥，这里出现了和平的曙光。根

据车臣共和国政府发布的数据，在 2013 年共有 3.5 万名来自国外以及俄罗斯其他地区的游客来

到车臣旅游，而在两年前这一数字仅为 7000 人。 

  尽管如此，“由于大流放时期的痛苦遭遇还深深地印刻在这一代车臣人记忆中，还远谈不上

车臣人已经接受了新的俄罗斯国民的身份，更多程度上是大部分车臣人厌倦了暴力和战争”。中

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李雅君对《财经》记者表示。 

  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主任瓦列里·费多罗夫也认为，当今的俄罗斯在民族融合和构建统一

俄国身份认同的努力中，所面临最严峻的挑战仍来自北高加索地区。 

  俄罗斯解决民族问题的主要思路“融合模式”，特别强调教育对消除几代人积累下来的仇恨、

构建国家认同的作用。 

  俄罗斯增加了对俄语、俄罗斯文学、本国历史，以及一切俄罗斯民族传统和文化的学习。如

今，车臣公立学校的高年级学生都会参加全俄学习竞赛，其中包括俄罗斯语言文化、数学、物理

等基础学科项目。为了提高学生们的成绩，车臣政府还专门为老师们设置奖励基金，如果某位学

生得奖，他的老师也会获得 5万卢布的奖励。此外，车臣当地还特别设立了“俄罗斯法律知识”

竞赛，以使学生们更熟悉俄罗斯联邦的法律。 

  为了防止极端宗教思想影响车臣的青少年儿童，车臣政府从 2012 年起在学前班里开设了伊

斯兰教基础知识的必修课，使孩子们从小理解正常的宗教观念；到高年级，还会开展“现代宗教

家庭”等生活方面的竞赛，这些做法被车臣政府视为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较量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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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大部分俄罗斯族人在战争期间已迁出了高加索地区，该地区呈现出明显的非俄罗斯化，

车臣山区里的儿童不懂俄语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如何在这样的条件下让车臣人普遍接受俄罗斯公

民的身份，是对普京领导下的多民族融合政策的长远挑战。 

 

【网络文章】 
引言：阿布杜热依木• 伊明阿吉对《凤凰周刊》记者谈到，他认为新疆信奉瓦哈比派思想的人，

并不是真的虔诚信仰者，而是为了让政府难堪的一种消极抵抗。他倡导用宗教常识抵御宗教极端

思想，并希望重塑伊斯兰教开创之初的价值观——多元化、重视教育和开放市场。因为在今天新

疆的维吾尔社会，这些价值观正在悲剧性地远去。 

“有的年轻人也许不完全能够理解我的话，觉得一个宗教人士不谈宗教教义反而谈起了政治

民生，其实在任何时候，宗教都不仅仅只是宗教，它和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密不可分。…

伊斯兰教发展到现在，不能将自己隔绝于主流文明之外。活在当下，而精神回到中世纪，这没有

任何意义。” 

 

一位阿吉先生的宗教观 

口述/阿布杜热依木• 伊明阿吉  采访整理/《凤凰周刊》记者张弛 

 

“我已经退休了，本来不想出这个风头，在媒体上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但现在极端思潮对

新疆维吾尔社会的影响，太令人担忧了。” 

阿布杜热依木·伊明阿吉，81 岁。自 1981 年起，在中国伊斯兰教协会（China Islamic 

Association）工作了 20 多年，退休前任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中东和伊斯兰问题副研究员。

虽年至耄耋，但仍深切关注新疆局势，在读了近期《凤凰周刊》的新疆系列报道后，不想再沉默，

决定谈谈自己的看法。 

阿布杜热依木 20 世纪 60年代就在中东国家工作过，熟悉伊斯兰国家的情况。沙特尊称朝觐

超过 7次的穆斯林为“阿吉先生”，阿布杜热依木去过 10 次麦加，因此被称为“阿吉先生”。 

阿布杜热依木追忆了他儿时多彩的、国际化的喀什，表达了对今天新疆宗教极端思想的担忧。

他认为新疆信奉瓦哈比派思想的人，并不是真的虔诚信仰者，而是为了让政府难堪的一种消极抵

抗。他倡导用宗教常识抵御宗教极端思想，并希望重塑伊斯兰教开创之初的价值观—多元化、重

视教育和开放市场。因为在今天新疆的维吾尔社会，这些价值观正在悲剧性地远去。 

7 月 29 日，我在新闻报道中看到新疆喀什的莎车县发生了有组织、有预谋的严重暴力恐怖

事件。翌日，又惊闻艾提尕尔清真寺伊玛目居玛·塔伊尔大毛拉被暴徒杀害！感到非常气愤和震

惊！ 

我注意到这次暴力犯罪活动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事件发生在斋月结束、全世界穆斯林以喜

悦的心情进行开斋节活动之际，在这样的时刻进行杀人、放火等暴力犯罪活动，从伊斯兰教教义

来说，是罪上加罪的严重犯罪；二是此次事件正值严厉打击暴力恐怖犯罪专项行动进行之际，从

其顶风作案的行径可以看出：暴力犯罪分子在热爱生活、热爱和平的群众中感到了孤立和绝望！ 

真主在《古兰经》中说：你们不要违背真主的禁令而杀人。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在开斋节吉

庆的日子杀人、放火残害群众，只能表明他们的残暴违背伊斯兰教教义，应当受到各民族穆斯林

的严厉谴责！应当依据国家的法律给予严厉的打击！ 


